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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自我意识进一步提高，以女性视角揭示女性困境、反映女性成

长的“她题材”电视剧精品不断，越来越受到观众追捧。其中，台剧《俗女养成记》聚焦女性主体性问

题，通过双线叙事还原女主角成长过程，立体呈现了几位主体意识鲜明的女性形象。编导细腻挖掘平凡

女性的生活琐碎，大胆突破模式化的女性角色塑造策略，将具有社会身份的中年女性从他者化的标签中

解救，让不同年龄层的女性突破代际沟通的困境积极展开对话，对未来“她题材”影视剧突破固有女性

形象塑造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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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ocial status and self-awareness of women have further im-
proved. “Her themed” TV dramas that reveal women’s difficulties and reflect their growth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continue to be highly sought after by audiences. Among them, the TV drama “The 
Cultivation of Common Women”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through a dual nar-
rative, restores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female protagonist, presenting several female imag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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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a three-dimensional manner. The director delicately explores the 
trivialities of ordinary women’s lives, boldly breaks through the stereotyped strategy of female 
character shaping, rescues middle-aged women with social identities from the label of otherness, 
and enables wome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o actively engage in dialogue to break through the di-
lemma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her 
themed”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to break through the inherent female image shap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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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严艺文、陈长纶执导的电视剧《俗女养成记》根据台湾地区作家江鹅的同名散文改编而成，“俗

女”意为不符合世俗定义中理想女性模样的普通女生。该剧于 2019 年在华视主频首播，收视率获同时段

冠军，尤其深受女性观众的喜爱。其续集于 2021 年播出，同样反响热烈，首播收视率高达 3.59%。该剧

主要讲述 39 岁独自在台北打拼的没房没车没结婚的“俗女”陈嘉玲在失恋和失业后回到家乡不断与自我

和解并追寻理想生活的故事。该剧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女主角陈嘉玲的成长轨迹，塑造了一批鲜明生

动的女性形象，立体呈现了三代女性不同的生活状态，同时将女性角色的个性表达放置在温情家庭故事

的叙述中，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和强烈的情感体验。 
21 世纪初，以《流星花园》《王子变青蛙》《恶作剧之吻》等为代表的一批台湾地区偶像剧走红内

陆，这些电视剧大多展现平凡少女的怀春梦以及梦幻甜蜜的爱情童话，剧中的普通女孩们通过爱情得到

拯救，最终由“灰姑娘”蜕变成为被王子青睐的“公主”。台剧也因此被大部分观众拓上了“玛丽苏”的

初印象。“‘玛丽苏’存在于作者虚构的非现实空间，是作者为了满足自我欲望(通常是恋爱欲、财富欲、

权利欲、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虚荣心而创造的自我替代品。”[1]虽然这些电视剧中有表现女性生活、社

会关系的片段，但也仅仅是为表现年轻女孩的浪漫爱情初体验而服务。剧中所构筑的女性生活是单线的，

她们所有行动围绕着爱情主题展开，最大的甜蜜乃至痛苦皆来自于爱情。这样乌托邦式的爱情至上主义

为少女们编织出一个个粉红的幻梦，借由这些电视剧，少女们在虚拟的爱情奇遇中可以获得替代满足，

而当现实世界的她们逐渐长大，人生的版图不断拓宽，逐渐从爱情至上的幻梦中苏醒，看到现实世界中

的爱情关系是平淡且脆弱的，并非偶像剧一般充满了浪漫的戏剧性和宿命感，她们还需要面临着来自社

会、家庭的种种压力和考验，同时还要在其中艰难地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影视剧市场中“玛丽苏”

电视剧所开拓的供女性暂时逃离现实的梦幻空间已经足够多，加上偶像剧套路化的剧情和公式化的人物

已经给观众造成了审美疲劳，因此观众更加渴求能够看到真切展现女性所思所想、能引发共鸣、贴合平

凡人生活的影视作品。 
过去“王子和灰姑娘”式的剧作模式已经势头疲软，加上经济快速发展，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

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台剧对年轻少女唯美恋爱故事的刻画转向对成熟女性的主体关切。2009 年的《败

犬女王》和 2011 年的《我可能不会爱你》均探讨了 30 岁加的成熟女性的爱情观和事业观，展现她们在

爱情和事业中的困境以及积极同自我对话和寻求自我成长的过程，挖掘女性主体感受和力量，虽然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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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侧重于围绕女性的恋爱故事展开，却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体现了对女性主体的关照，为爱情故事的

讲述增加了厚度，塑造了更加真实立体的女性形象。《俗女养成记》及其续集在延续这一创作风格的基

础上又进一步开拓了新的女性形象塑造方法。该剧设置了“小时候”和“成年后”两条平行的时间线，两

个时空的叙事相互穿插，将原本不相关联的微小事件串联起来形成对照，过去和现实不断地穿插交叠，

最终细腻地缝合起女主角由童年到中年的成长心迹，使得主体形象更加充实饱满，同时该剧也通过紧扣

“俗女”养成的主题丰满了参与陈嘉玲成长的其他女性形象，让各个年龄段的女性观众在角色中找到共

鸣，让无数诸如陈嘉玲一般的“俗女”通过她与自我和解的过程映照自身，得到抚慰和治愈。 

2. 剥去固有标签的人物设定 

2.1. 亟待拯救的女性形象 

在早期“王子和灰姑娘”式创作模式的电视剧中，女主角大多是青春的、普通的甚至是贫穷的、等

待拯救的姑娘们，而女主角的父亲多处于缺位状态。“父亲角色的缺席很多时候不仅意味着母女两人物

质生活的匮乏，而且极易引发母女两人心理层面的病变。”[2]女主母亲们因生活琐碎变得自卑、压抑，

又或者是变得聒噪、强势。而这些母亲也就成为了未得到拯救却先年老色衰的女性，如早年的琼瑶剧《情

深深雨蒙蒙》中的依萍妈妈、《王子变青蛙》中的金枝妈妈、《下一站幸福》女主角的继母。“荣格在分

析母亲原型时，就明确指出了它的双重性，除积极面向外，母亲原型同样存在着消极面向，比如‘意指

任何秘密的、隐藏的、阴暗的东西，意指深渊，意指死亡世间，意指任何贪吃、诱惑、放毒的东西，任何

像命运一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3]在男本位思想中，女性的美貌和青春又往往被定义为女性所

拥有的最大资本。这些母亲们在剧情发展过程中往往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功能性角色，但与此同时，作

为和女主角有着最为亲密联系的女性，她们的在剧中存在犹如一面镜子，又像一个隐秘的预言和警告，

即迟迟未得到“王子”拯救的少女是失败的，失去男性依靠的女性是凄惨的。而女主角在得到男性拯救

后得以摆脱重复母亲命运的“诅咒”，而那些看似已经脱离不堪原生家庭束缚、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女

二号却总陷入和女主角的情感争夺，在落败后一步步走向毁灭。如《放羊的星星》中的欧雅若、《绿光森

林》中的苏姗、《命中注定我爱你》中的安娜、《幸福归来》里的鱼幼美。她们都拥有不良的童年经历和

家庭环境，而当她们已有能力摆脱“被拯救者”的身份，成为自己人生方向的掌舵人时，却仍然执着于

争当那个被男主角拯救的“灰姑娘”。这种模式下创作的电视剧在给女性编织一段爱情美梦的同时，又

固化了男权意识以及女性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的刻板印象，也加剧了女性的年龄焦虑和外貌焦虑。上述以

及其他许多电视剧将女性感情方面的竞争者塑造得恶毒、卑鄙，着重表现她们不良的对抗和争斗，不利

于女性群体间的团结，也无形中消解了女性对事业和自身发展的渴求。虽然部分电视剧有意识去打破常

规范式来塑造女性角色，但依然没有放弃让女性们置身无形的角斗场，用她们之间对一个男人的“感情

争夺”来讨好观众的定向期待。如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女主角程又青在职场上游刃有余，个性洒

脱、自信，但她却又不自觉地将自己和男主角的女朋友进行比较，借用黏糊的山药讽刺对方谈恋爱太过

撒娇粘人，不如自己独立有主见。网络剧《亲爱的，公主病》女一号刁蛮任性却心地善良、女二号可爱柔

弱却心机深沉，另一部网络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女主角陈芊芊穿书后从恶名远播的女配角摇身一变成

为女主角，本来温柔、聪颖的女主角的陈楚楚则变成了“恶毒女二号”。虽然以上两部剧交换女主角和

女二号的人物设定会让观众觉得饶有新意，但是这样简单、直接的讨巧行为并没有跳出传统模式。 

2.2. 推陈出新——聚焦女性真实生活切面 

上述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是按照观众的定向期待被重复构建的女性形象，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呈现

出刻板化、标签化的特质，容易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俗女养成记》抛弃了塑造这种等待拯救的女性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6244


蒋雪 
 

 

DOI: 10.12677/jc.2024.126244 1615 新闻传播科学 
 

形象，同时不再呈现女性因为争抢一名男性的关注而头破血流的剧情，而是用平实温暖的笔触，将叙述

的重点放在了女性自身的感受和成长上。39 岁已然步入中年的女主角陈嘉玲和相恋四年的同居男友已经

打算结婚，却在认清这段感情并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果断提出分手，同时，她又辞去了自己做了很

久但不喜欢的秘书工作回到家乡台南重新开始。她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在世俗意义上的平庸，也勇敢地跳

出条条框框，努力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担任她人生拯救角色的，始终是她自己。《俗女养成记》放弃使

用“好女人”和“坏女人”这样单一的道德法则来划分女性群体，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及人生议题，她们也有独属于自己的处事法则和待人智慧。陈嘉玲的前男友在同她分手后火速闪婚，她

知道后没有去探听女方的情况，而是微笑着祝福他，陈嘉玲没有下意识地将自己和那位素未谋面的女性

囿于某个男性注意力的争夺场上，而剧中两位女性也没有因为喜欢过同一位男性而产生矛盾和竞争。相

应地，该剧也没有将女主角的母亲变成一个未被拯救的“怨妇”，陈嘉玲的母亲和她的父亲十分恩爱。

陈母很有主见，在小家庭内有一定的话语权，而陈嘉玲的父亲这个角色既不是传统的严父形象，也不是

处于和孩子缺乏情感交流的缺位状态，而是一个体贴顾家、幽默善良的好丈夫、好父亲。温暖的家庭环

境下，陈嘉玲在情感表达上是直接和顺畅的，她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坦荡地对爸爸喊出我爱你，同

时，她也不会默认将自己置于恋爱关系中被动的位置上，相反，和自己清醒地对话后，她意识到仍然需

要这段感情时会主动去争取，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虽然也曾在感情中徘徊，但在有关于人生的任何重

大选择上，她都做到了充分尊重自己，这在她同蔡分手后挽回两次以及跟蔡求婚都能体现出来，在她和

蔡的感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反而是陈嘉玲，这与以往影视剧叙事中需要等待男性拯救的女性形象形成

了鲜明对比。 
《俗女养成记》没有曲解女性在感情中的真实状态和情感需求，在人物设定上标新立异，既塑造了

一位真正独立、主体意识明确的女主人公，还努力跳脱了以往同类型影视剧将本不相关的两位女性角色

因争抢一位男性的关注而变成敌对的陈旧套路，而是鼓励女性观众专注自身成长、尊重本心，温柔而恰

到好处地传达出了电视剧的精神内涵。 

3. 颠覆客体凝视的主体关切 

3.1. 客体化的女性形象 

展现一个普通男性成长过程的影视作品屡见不鲜，但是把女性作为主体展现她由小到大的成长体验

却是少见的。“女人作为形象，男人作为看的承担者。决定性的男性凝视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相应风格化

的女性形体上。”[4] 
在过去的多数电视剧角色塑造中，花笔触去描绘女主角的成长轨迹，通常是为了展现“她”如何参

与了男主角的成长，剧中的她们从始至终纯洁、善良并且钟情于男主角，她们身形娇小，长相甜美，外

表和性格都不具备攻击性，如《恶作剧之吻》中的袁湘琴、《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等；或者“她”如何

由单纯、美丽走向异化和毁灭，如《小鱼儿与花无缺》中的反派江玉燕，她被母亲一人养大，母亲死后她

不慎被卖到妓院，投奔亲生父亲后又被抹去姓名唤成“小狗”，无尽的苦难使她从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子

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再或者是讲述“她”如何克服苦难成为了一名世俗上所定义的精英和成功人士，

这其实也可以视作传统男性英雄成长故事的性别转换版。而这些女性角色往往美艳动人，聪明伶俐，给

人距离感。甚至有的影视剧在描绘“她”成长为精英的过程时，会设置一些“她”是靠旁门左道或者某种

不堪手段获得成功的情节。如《放羊的星星》中虽然有一个杀人犯父亲但漂亮聪明的欧雅若，她挣扎着

从底层爬上来，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抛弃了男主角，她的最终结局却是失去了真爱也失去了财富和地位。

无论是以上哪种类型，都是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女性，“她”美丽、善良、顺从的特征是为了映射男

性对配偶的幻想，而当“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保全自身，“她”不再顺从、善良，当她为了自己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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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地往上爬，迎接她的往往是彻底的毁灭，而最后“她”的毁灭也必须是美丽的陨落，才得以激发男

性的保护欲和对幻想中配偶的怜惜，也再一次固化了女性在复杂的社会丛林中往往难以自在随性地行走，

需要被男性保护的柔弱形象。这样的处理仍然是把“她”放置在客体的位置上，仍然傲慢地忽视女性主

体感受。 

3.2. 颠覆凝视——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 

波伏娃曾说：“女性是‘第二性’，是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5]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女性

仿佛只有在滑向地狱和真正取得非凡成就这两个极端时，才有被看见和剖析的价值。《俗》与之不同的

是其所塑造的女主角在男权社会的标准下是普通和不具有凝视价值的，她没有走向毁灭和堕落，也没有

成为精英人士，该剧把女性们一直缺乏的男权社会对“普通的她”自身成长的关注力交还给了女主角陈

嘉玲。在描述女性的优点时，多数会用美丽、善良、单纯等形容外表和道德美好的词汇，但美丽、善良、

单纯却是男权社会用来规训女性的枷锁。而“女性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与色情符号，并由此具备

作为性欲对象的‘被看性’。女性的在场只为满足男性的‘凝视’，自身便没有丝毫的重要性”[6]。早

期的好莱坞电影以及我国 80、90 年代的香港电影都热衷塑造美艳性感、在外形上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女

性角色来满足男性看的快感。而《俗》对客体凝视的颠覆表现在陈嘉玲小时候那条时间线里，到了高中

阶段，她本人便不再出现在镜头中，当她逐渐褪去孩童的稚嫩天真，成长为一个明艳的少女，画面反而

不再对她本人的外在形象进行呈现，这种处理方式是为了将叙事和观看的注意力集中在她作为一个人的

成长经历上，而不是可以满足男性观看快感的她在生理上逐渐呈现出的女性特征、少女的懵懂单纯和青

涩的恋爱故事上。该剧在塑造这个角色时，去除掉了她身上可供男性客体审视的很多东西，比如陈嘉玲

的外表并不符合世俗标准中的美丽，虽然已到中年，她也会在该冷静的场合失态，性格也并不恬静、优

雅。《俗》作为一部从女性视角出发描绘女性成长的电视剧，正因为有颠覆客体凝视的叙事理念，精准

满足了目标受众的观看需求，才能引起广大女性观众的共鸣，在女性尤其是中女群体中持续获得较高的

收视率。 

4. 女性角色社会身份的突围 

4.1. 失语困境中的“母亲”们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走入职场，女性对社会经济的巨大贡献不容忽视，“她经

济”得到迅猛发展，女性主体意识得到张扬，由男性主导的影像叙事话语权逐渐松动，展现当代女性职

场、生活困境与突围的“她题材”电视剧涌现荧屏，如《欢乐颂》《二十不惑》《三十而已》《我在他乡

挺好的》《好事成双》等，均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虽然《俗》同样是一部“她题材”影视剧，但在对呈

现对象的选择、角色塑造重点上，跟大多数“她题材”影视剧相比差异显著。电视剧《二十不惑》展现几

位 20 岁女大学生在即将走出校园迈向社会的人生节点的各种“微酸”体验，《我在他乡挺好的》聚焦都

市职场女性离乡打拼的艰辛和婚育困境，《半熟男女》着眼于新时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独特爱情观念。在

都市职场女性群像剧中，虽然也有对主角家庭情况的展现，但对主角母亲的刻画却总是陷入“慈母”与

“恶母”的两个极端。如《好事成双》里林双的母亲温柔和蔼，支持女儿做的所有决定，而剧里另一位女

性江喜的母亲却总是埋怨女儿为家庭、为弟弟付出得不够，不停地向女儿索取。在以往很多呈现母亲形

象的影视作品中，母亲总是充满了神圣的母性光辉，她善良、慈爱，牺牲自我，沉默、无私地为家庭贡献

一切。典型的慈母形象如《闯关东》中的文他娘、《母亲是条河》中的周翠等。但“社会在强调母职时，

并不是基于母亲的生物特点，而是基于社会性别的需要”[7]。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力颂扬母亲的牺

牲和伟大实则是对女性施加无形的道德压力，“母亲”在影视叙事中便逐渐变得不再宏大、沉重。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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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影视剧开始将母亲形象去完美化，剥离母亲身上围绕着的神性光辉，看到现实中部分母亲对子女的伤

害，又塑造了一批“恶母”形象。如《安家》里房似锦的母亲，《都挺好》里苏明玉的母亲，《欢乐颂》

里樊胜美的母亲。上述的母亲形象，无论是恶母还是慈母，她们仍然都只能活在女主角的成长历程中，

成为她性格构建和人生选择的某个诱因，却始终不能作为她自己被观众看见和共情。无论是这些“她题

材”影视剧还是前文所提到的“玛丽苏”偶像剧，母亲作为和女主角们社会关系中最亲近的女性，却依

然只能被剥夺自我，挤在家庭赋予的身份下扮演好功能性角色，再次为剧中女儿们个性的表达和故事主

线的讲述做出牺牲。 

4.2. 女性社会身份的消解与主体性回归 

与上述的都市“她题材”影视剧不同的是，《俗》的呈现空间则主要放在了家庭中，它在剧中刻画的

其他女性形象不是如主角陈嘉玲一样的职业女性，而是她的母亲、奶奶。“在社会关系中，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家庭语境下的语言能指符号所施加给女性的就是询唤关系的总和，

构建出一个由身份、地位、名号所共同组成的对象，这便是社会赋予女性的身份，女性在身份询唤中面

临自我意义感的缺失以及理想信念的虚化。”[8]无论是以往对“慈母”的渲染还是如今对“恶母”批判，

仍然将“母亲”置放在单一的道德审判体系之内，加重了对处于“母亲”这个社会身份之下的女性的枷

锁，将她们各自的困境和痛苦深深掩埋在社会身份之下，也将她们的智慧和个性一并磨灭。而《俗》在

鲜活塑造一个女性角色的同时，更体现出对社会身份下女性自我的个性呈现。如陈嘉玲的母亲吴秀琴表

面上是一个勤劳的家庭主妇，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却有很多项出色的爱好和技能，却因为怕丈夫自

卑都隐瞒下来了。面对丈夫疑似出轨，她干脆放下母亲、妻子的身份，和女儿外出旅行，如朋友一般互

相疗愈情伤，无意间看到丈夫疑似出轨对象可能被陌生男子下药，她也能放下成见，挺身而出相救，她

深知女性生育的痛苦，因此格外尊重女儿的想法，并不过多干预女儿的生育决定。同为家庭主妇，陈嘉

玲的奶奶李月英在每年生日时许的愿望都和家里人有关，而她自己喜欢吃奶油的喜好却一直被忽视，她

无比渴望暂时逃离母亲、妻子、奶奶的身份，回到小时候做爸爸口中的那个小月。在一次生日之后，她

不顾邻居的议论和家人的不解，执拗地要搬出去自己住，惬意地在屋檐下一个人品尝喜欢的奶油蛋糕。

“女性获得表达权力的前提，往往在于获取一个脱离男权场域的话语空间。弗尼吉亚·伍尔夫正是通过

‘一间自己的屋子’来建构女性的话语权力和主体特征，‘自己的屋子’无疑具有物理空间和话语空间

的双重内涵。”[9]丈夫来到李月英的住处问她是否还回他们的家，她说：“不然呢？结婚后我还有别的

家吗？”相比起剧中陈嘉玲可以花光积蓄买下一栋房子真正独立拥有自己的空间，李月英对自我的捍卫

只能是被动、受限的，但是她的行为却充满了一个女性对社会身份的反叛和对自我坚定的捍卫。在陈嘉

玲的家庭中，女性成员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并非长辈对晚辈的循循善诱，更多的是去除掉社会

身份、职业之后，不同成长背景、不同年龄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互相拯救。《俗》没有野蛮地将女性群

体分割开，没有将镜头全部对准年轻、独立的新时代职场女性，它还注意到家庭中年女性的自我抒发，

让她们不再痛苦沉默。它看到多数女性在社会身份下的困扰和心酸，并且同样也展现出她们的抗争和无

奈，去除掉身份的枷锁，将母亲、妻子还原成一名女性，让女性之间因为男权社会造成的误会和伤害得

到纾解，积极填补着不同代际女性之间心理和沟通上的鸿沟。 

5. 结语 

电视剧《俗女养成记》用真实、温暖的笔触塑造了多位立体、多元的普通女性形象，弱化了女性角

色存在的功能性，展现出女性群体对自我内心的挖掘和自身成长的关注。它并不呈现女性理想中梦幻的

爱情童话，也不迎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标准与期待而故意创造女性间的争斗，而是通过家庭语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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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揭开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下被强加的身份面具，让她们得以发出真实的声音，突破了目前多数“她

题材”女性群像剧对中老年家庭女性群体的忽视。它真实展现了当代女性的心理成长过程，将女性从被

社会定义的重重压力中拯救出来，扭转了过去影视剧女性故事书写的悬浮状态。该剧进一步清除了台剧

“玛丽苏”的陈旧标签，承袭了台剧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腻刻画，是台剧积极迎合当代女性市场转型的

成功之作，同时区别于大陆对“大女主”剧女性角色的塑造，有利于拓宽大陆“她题材”影视剧塑造女性

角色的视野，对未来同类型影视剧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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